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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怀着对“山药蛋派”鼻祖
赵树理先生的深切敬仰，应山西作协之邀，
踏上了“重遇赵树理”采风之旅。当指尖抚
过赵树理故居砖墙上的裂痕，当话剧舞台
上三仙姑的绣花鞋踩响梆子腔，当文学馆
的铜塑将旱烟袋的烟圈凝成永恒的剪影，
这场穿越时空的重逢，不仅让我触摸到赵
树理文字里“给农民看”的质朴初心，更照
见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愿我的文字成为
一株会行走的庄稼，在现实的土壤里长出
星辰，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到生活粗粝
的温暖，看得见荆棘丛中开出的花朵。

“重遇赵树理”采风活动在刘家堡村
党员活动中心正式启动。我心中早已按
捺不住对赵树理故居和树理小镇的向往，
以至于参观的北齐壁画博物馆的精美壁
画、晋阳古城博物馆的厚重历史，都成了
抵达目的地前的序章。那些线条飞扬的
北齐壁画，虽在我眼前短暂惊艳，却未能
真正走进心里——我的思绪早已飞向那
个孕育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村庄。

第三天一早，我们就坐上了去晋城沁
水的大巴车。一路颠簸后，我终于站在了
沁水县尉迟村的土地上。这个藏在太行
山褶皱里的小村落，连空气都浸着岁月的
沉香。村东头的老房区静悄悄的，赵树理
故居就蹲在那里，像一本打开的旧书，等
着来人翻读它泛黄的纸页。听说唐朝那
位使鞭的尉迟将军曾在此隐居，村名便从
吕窑改作了尉迟。

故居是座清代的四合院，门开东南。
走进去，时光忽然就慢了下来。三间堂屋
还立着，东西耳房各两间，像是老人家的
两只招风耳，仍然在聆听岁月的低语。东
西屋各三间，西南角还有两间小房，只是
南屋已经塌了，只剩下一截基址，像是一
段一如既往地坚守而又被岁月过滤后留
下来的最纯真的历史记忆。这些两层小
楼都是砖木结构，楼梯设在院里。置身期
间，我恍惚能看见少年赵树理趴在栏杆
上，聚精会神望着院里的枣树出神。走进
屋内，老旧的桌椅安静地伫立着，仿佛在
诉说着他在这里生活和写作的往事。当
指尖轻轻滑过桌面，我仿佛能感受到时光
的痕迹，也似乎看到了赵树理在这一方天
地里为创作默默耕耘的身影，正是从这里
出发，他一步一步走向了更广阔的文学天
地。

从故居出来，我们又来到了赵树理文
学馆，展馆大厅里那座坐着的赵树理铜像
吸引了我的目光。他目光向下，带着一种
质朴而深沉的关怀，像是在凝视着那片他
深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而他鞋子
外露出的脚趾头，更是让我心中一颤，这
一细节将他的质朴与真实毫无保留地展
现了出来，使我突然嗅到了浓浓的山药蛋
香。

接下来观看的一场由一群青年演员
演出的话剧，将赵树理笔下的世界形象地
展示在我面前，像打开了一瓮陈年的高粱
酒，辛辣里透着粮食的醇香。三仙姑年近
五十却偏穿绣花鞋、搽脂抹粉，头上戴“首
饰 明 晃 晃 ”，试 图 用 夸 张 的 装 扮 掩 盖 衰
老。二诸葛开口闭口“黄道黑道”“命相不
合”，凡事都要掐算，愚昧到荒谬的地步。

“我写农民，给农民看。”这话多像他本人
——平实得近乎笨拙，却把根须深深扎进
太行山的岩缝里。当文人们争相在虚构
的世界里编织摩登故事时，这个朴实的知

识分子，正踩着露水走在山道上，去听老
农说“天气谚”，他的笔记本上记满“谷雨
前好种棉”之类的农谚。这是一个知识分
子对土地的深情回望，是一个写作者对民
间疾苦的真诚凝视。他始终朝着太行山
深处的沟壑纵横处走去，朝着那些被文学
史遗忘的角落走去。“常有理”“三仙姑”这
样的形象，已经深入晋东南老百姓的生
活，成为老百姓口中某类人群的代名词，
成为人们日常自照的镜子。我们从他们
身上看到了人性，看到了自己。看着这样
的人物形象，我才真正明白，赵树理绝非
是简单地站在高处去批判农民的落后。
他是怀着深深的理解与悲悯，走进他们的
生活，去触摸他们的灵魂。他深知，他们
身上的种种缺点，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
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他的作品，是对那
个时代的深刻洞察，更是对农民命运的深
切关注。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更多
人看到这些平凡人的挣扎与希望，从而推
动社会的变革。

我想真正的文学虽不一定能引领人
们的生活，但它一定是对生命无限可能的
探索，或对多样生活面貌的展示，从中我
们能看到真正的生活，并激发我们从人物
的命运中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生命的走
向。在文学的海洋里，赵树理就像一位守
望者，站在时代的浪潮中，用他那支朴实
无华却充满活力的笔，探索着个人命运与
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他的文字里，有对
旧观念的批判，更有对新社会的憧憬，每
一个故事都饱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激励
着人们在困境中勇敢前行，去追寻更美好
的生活。

我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是复杂的，文
学作为现实的映照，也应呈现这种复杂性
——既要有直面黑暗的勇气，也要有穿越
黑暗、寻找光明的力量。正如赵树理的作
品，它们扎根于现实，既展现新社会的生

机，也不回避旧时代的痼疾，但最终指向
的，是人的尊严、希望与进步。它承认苦
难，但不沉溺于绝望；它直面问题，但依然
相信改变的可能。我想真正的文学力量，
不在于它是否足够尖锐，而在于它是否真
诚、是否能在混沌中指引方向。鲁迅的冷
峻批判是一种力量，沈从文的诗意坚守也
是一种力量；托尔斯泰的宏大叙事震撼人
心，契诃夫的平凡悲悯同样直抵灵魂。文
学的深刻，不在于它选择了黑暗还是光
明，而在于它能否在复杂的人性中，找到
真实而动人的表达，让人在黑暗中看到曙
光，在光明中看到更广阔遥远的辉煌。说
到底，文学的任务，不应该是教人绝望，而
是让人在绝望处看见可能。就像那老话
说的：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黑
暗中的光明最珍贵，绝望里的希望最动
人，光明中的春花秋月也同样让人心动。
真正的文学，应该像晨曦，既知道长夜的
寒冷，也相信光明的必然。

赵树理生活的时代虽已远去，但那些
带着泥土气息的“二诸葛”“三仙姑”们，又
披上了新时代的外衣鲜活地行走在我们身
边。赵树理那支蘸着乡愁的笔，像一柄穿
越时光的犁铧，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犁开
一道道思想的沟壑——它不播种五谷，却
让被遗忘的乡愁重新抽枝；不浇灌果园，却
让被钢筋水泥封存的乡音重新歌唱。

这次采风，让我在赵树理的文学地图
里找到了创作的方向。他让我明白，真正
的文学从来不是精致的标本，而是带着露
水的野花；文学创作者不仅要解剖生活的
病灶，更要熬制希望的药引。往后，我要
让自己的文字像他那样扎根现实，既能接
得住老百姓的心里话，又能照得见新农村
的斑斓画卷。愿我的文字成为一株会行
走的庄稼，在现实的土壤里长出星辰，让
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到生活粗粝的温暖，
看得见荆棘丛中开出的花朵。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闲暇时我总喜欢写点什么，把
属于自己的感动和领悟流淌进故事里。人世间的悲欢离
合，总在四季的轮回里上演，而我始终是最忠实的观众。

喜欢与文字相伴的感觉，细细的、柔柔的，如柳絮划
过心间，很是温馨。每当指尖在电脑键盘上飞舞时，思绪
便不再缥缈，心灵的撞击便如火山爆发般一泻而下，美丽
的心情便在此刻飞扬。

文字就像一个个精灵，在不同作者的笔下，演绎着一
幕幕风格迥异的“剧本”。当你用温柔的目光与那些可爱的
文字亲密“交流”时，内心会是怎样的一种幸福？我们的灵
魂，也正是在这简单的白纸黑字中被默默塑造着、改变着。

写作对我来说已是一种习惯，如同蜜蜂看到美丽的鲜
花，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在鲜花丛中辛勤耕耘。生活
是一个万花筒，展示给我们的永远是多姿多彩的画面。写
作是一种发现，是一种探索，只有在写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自
己，完善自己，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思想与灵魂碰撞后的巨大
震撼，才能体会到写作带来的惊喜！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总
是坚守着心中的那份信仰，守护着生命中柔软而美好的品
质，用笔尖记录时光，任心灵飞舞，让文字飞扬。

习惯于驻足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那些遗失的美好，
守一份夜的寂静，采一缕月的清冷，伴一曲缠绵的清风，
与故事的主人公共享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从仓颉造字的
那一刻起，文字就以其特殊的魅力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那一个个方块字，在作者巧妙地排列下，哪一个不是散发

着别样的风采？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在品读的过程中，感
受到的不仅仅是美，是感动，更重要的是对生活乃至对人
生的感叹与回味。

行走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总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
希望把内心的真实感受，如同串珠子一般，用不同的方法
组合、排列，然后千姿百态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琼瑶说：我每一本书中，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对我而
言也是如此，尽管写作的路上跌跌撞撞；尽管每篇作品的
思想或是感受，还很稚嫩；尽管有时候写得不尽如人意，
但我依旧在文字的世界里不断摸索，不断前行！

时光飞逝，岁月在斗转星移间刻下沧桑。唯有文字，
不凋不谢，依旧与我相依相伴，直到永远。

让文字里长出星辰
——参加“重遇赵树理”采风活动有感

□ 卫彦琴

行走在文字世界里
□ 郭雪萍

十载萤窗志未休，
今朝笔阵试锋钩。
龙门浪急千帆竞，
雁塔名高一卷酬。

未必征途皆坦道，
何妨鹏翼向高秋？
少年自是拿云手，
笑倚青空瞰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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